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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友
建
議
再
去
一
次
番
禺
，
這
次
不
乘
私
人
房
車
了
，

為
了
觀
察
公
共
交
通
運
作
情
況
，
改
搭
火
車
轉
乘
地
鐵
，

主
要
還
是
看
看
民
情
；
第
一
次
乘
搭
廣
州
地
鐵
，
便
多
幾

分
好
奇
，
地
鐵
閘
門
和
月
台
邊
沿
相
接
那
條
空
隙
，
比
香

港
地
鐵
收
窄
幾
近
三
分
之
二
，
緊
密
度
已
教
人
感
到
安

全
。車

廂
內
少
見
有
人
手
不
離
﹁
埃
瘋
﹂，
便
知
內
地
人
生
活
悠

閒
，
沒
港
人
那
麼
忙
到
要
爭
取
遊
戲
時
間
，
對
啦
，
人
家
中
秋

三
日
假
期
，
國
慶
連
放
八
日
，
真
要
吃
喝
玩
樂
，
要
消
遣
，
何

愁
無
去
處
！
不
想
出
門
，
家
居
天
地
也
比
大
多
數
香
港
的
家
庭

大
。另

一
現
象
，
就
是
內
地
人
沒
香
港
人
那
麼
愛
穿
運
動
鞋
，
那

邊
的
中
年
男
女
，
少
見
港
式
的
大
肚
腩
。
年
輕
人
讓
座
風
氣
，

並
不
僅
見
於
深
圳
，
不
知
是
何
時
默
默
中
冒
起
的
正
能
量
。

巴
士
欠
在
車
身
不
大
沒
上
層
，
勝
在
班
次
還
頻
密
。
午
飯
時

間
蕩
到
德
興
路
東
方
花
園
附
近
，
看
到
四
○
八
號
有
家
門
面
瀟

灑
行
書
字
體
招
牌
的
﹁
堅
記
瓦
㡐
飯
﹂，
瓦
㡐
兩
字
，
女
友
嘩
然

叫
好
，
毫
不
猶
疑
就
進
內
了
；
店
雅
何
須
大
，
十
張
八
張
白
雲

石
桌
面
黑
圓
邊
木
桌
，
菜
牌
果
然
清
一
色
瓦
㡐
飯
，
飯
種
湯
種

十
多
款
，
每
款
十
元
為
主
，
十
四
至
十
八
元
僅
佔
一
二
款
：
塘

虱
飯
十
四
／
黃
鱔
十
六
／
靈
芝
蟛
魚
腮
燉
湯
才
賣
十
八
；
蟛
魚
芒
魚
香
港
未

見
過
，
一
味
青
橄
欖
瘦
肉
湯
，
已
見
店
主
心
思
不
俗
。

清
茶
菜
心
隨
飯
附
送
，
不
設
加
一
；
人
民
幣
漲
了
，
算
過
港
幣
，
這
樣
的

環
境
、
服
務
和
鮮
料
，
難
得
還
保
持
十
多
年
前
水
平
，
十
多
元
一
頓
午
餐
，

不
知
是
否
屬
於
基
層
消
費
。
同
樣
出
自
番
禺
，
上
次
新
㢏
內
三
倍
價
錢
吃
到

店
主
特
別
介
紹
的
牛
筋
牛
腩
就
沒
有
那
麼
好
滋
味
。

而
且
是
久
違
了
的
瓦
㡐
，
火
路
恰
好
的
飯
焦
香
，
配
上
適
量
調
味
汁
，
米

芝
蓮
就
沒
這
口
福
。

女
友
倒
沒
忘
記
新
㢏
內
的
超
市
，
說
裡
頭
很
多
同
類
貨
品
，
香
港
超
市
因

為
商
業
原
因
上
不
了
架
，
在
這
裡
大
量
湧
現
，
女
友
一
時Shopping

癮
發
，

就
一
口
氣
買
了
好
幾
百
元
，
回
港
過
關
時
就
有
人
笑
問
她
是
不
是
逆
向
﹁
自

由
行
﹂。
物
離
鄉
貴
又
一
見
證
。

百
家
廊

江
　
揚

番禺另一印象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今
天
大
家
能
看
到
這
期
專
欄
，
證
明
我
福
大

命
大
，
能
夠
從
公
司
舉
辦
的
外
展
訓
練
中
平
安

歸
來
。
三
十
六
位
創
作
及
製
作
部
同
事
，
在
整

個
兩
日
一
夜
、
歷
時
三
十
多
個
小
時
的
外
展
訓

練
中
，
可
謂
行
程
緊
密
，
節
目
包
括
：
各
類
繩

網
、
上
山
下
海
、
日
曬
雨
淋
、
露
宿
野
外
，
最
慘
的
就

是
要
﹁
醃
鹹
魚
﹂，
無
得
沖
涼
。
不
過
，
雖
說
平
安
歸

來
，
但
其
實
全
身
酸
痛
，
兩
條
大
腿
至
今
仍
酸
軟
乏

力
，
恐
怕
要
多
休
養
一
個
星
期
，
才
能
回
復
正
常
。

外
展
訓
練
無
疑
是
一
個
很
特
別
的
經
歷
，
對
突
破

思
維
及
加
強
溝
通
，
㠥
實
起
到
一
定
作
用
，
不
過
如

果
這
能
發
生
在
早
十
年
甚
至
廿
年
之
前
則
會
更
佳
。

自
從
大
學
畢
業
之
後
這
二
十
年
來
，
我
們
都
養
尊
處

優
，
習
慣
了
在
冷
氣
間
的
生
活
。
導
演
們
還
稍
為
好

一
點
，
因
為
他
們
經
常
出
外
景
，
習
慣
通
宵
達
旦
、

捱
更
抵
夜
的
生
活
，
但
創
作
組
的
同
事
長
期
習
慣
寫

字
樓
內
的
生
活
，
一
下
子
要
我
們
上
山
下
海
，
露
宿

海
邊
，
實
在
是
一
項
極
刑
。

這
三
十
多
小
時
當
中
，
我
在
心
裡
不
停
的
問
自
己
：
我
可
否

放
棄
？
在
玩
繩
網
的
時
候
，
隊
員
需
爬
上
十
米
高
的
平
衡
木

上
，
由
起
點
到
終
點
全
程
沒
有
任
何
扶
手
，
雖
然
隊
員
身
上
會

繫
上
繩
索
確
保
安
全
，
不
過
站
在
十
米
高
的
平
衡
木
上
，
雙
腿

仍
難
免
打
顫
，
而
且
平
衡
木
一
點
也
不
平
，
而
是
圓
的
，
腳
踏

在
圓
木
上
，
總
無
法
達
至
平
衡
，
我
未
及
走
到
一
半
，
已
失
去

平
衡
，
跣
腳
坐
到
平
衡
木
上
，
那
一
刻
感
覺
真
失
禮
，
很
想
即

時
放
棄
，
馬
上
就
回
到
地
面
去
，
可
是
卻
聽
到
地
面
上
的
隊
員

不
停
的
給
我
鼓
勵
，
高
呼
：
﹁
你
已
做
得
很
不
錯
﹂、
﹁
繼
續
努

力
﹂、
﹁
加
油
呀
﹂。
地
面
上
十
一
個
隊
員
，
廿
二
隻
眼
望
㠥

我
，
十
一
張
嘴
巴
齊
為
我
打
氣
，
我
縱
然
有
多
害
怕
，
也
不
好

意
思
辜
負
他
們
的
期
望
，
要
他
們
為
我
而
蒙
羞
，
於
是
就
只
好

硬
㠥
頭
皮
、
咬
緊
牙
關
，
幸
好
最
終
總
算
走
到
終
點
。

之
後
，
出
發
行
山
，
又
是
另
一
次
的
人
性
大
考
驗
。
人
生
中

第
一
次
行
夜
山
，
雖
然
太
陽
下
山
後
，
天
氣
會
稍
為
清
涼
，
但

夜
間
更
易
迷
路
，
更
易
生
危
險
。
天
黑
黑
，
要
自
己
拿
㠥
地
圖

來
尋
路
，
經
歷
了
大
半
天
的
活
動
，
全
身
基
本
上
已
發
臭
，
要

抵
達
終
點
才
能
醫
肚
，
沿
路
大
部
分
都
是
佈
滿
碎
石
的
小
徑
，

十
分
崎
嶇
，
單
是
這
段
行
山
的
路
程
，
恐
怕
已
等
同
我
一
年
的

運
動
量
的
總
和
。
途
中
經
過
一
段
馬
路
，
見
到
有
的
士
經
過
，

心
想
我
只
要
手
一
伸
，
的
士
就
會
停
下
來
，
然
後
就
可
以
坐
上

冷
氣
車
上
，
舒
舒
服
服
的
回
家
去
。
想
放
棄
其
實
只
是
伸
一
伸

手
這
麼
簡
單
，
可
是
回
想
剛
才
行
山
路
上
，
隊
友
們
互
相
扶

持
，
走
在
前
頭
的
隊
員
，
一
邊
看
地
圖
辦
別
方
向
，
一
邊
不
住

大
聲
提
醒
後
面
的
隊
友
：
﹁
小
心
前
面
有
碎
石
﹂、
﹁
小
心
水

㛻
﹂，
而
除
了
每
人
手
上
各
自
有
一
公
升
飲
用
水
之
外
，
隊
中
幾

名
壯
男
還
要
每
人
為
我
們
背
負
四
公
升
的
公
家
水
，
想
到
這

兒
，
我
又
怎
麼
忍
心
這
樣
離
棄
他
們
？

翌
日
大
清
晨
，
我
們
以
膠
桶
和
竹
杆
紮
成
木
筏
，
在
海
上
啟

航
，
經
歷
風
吹
和
海
浪
，
划
艇
所
運
用
的
不
只
是
手
力
，
還
有

腰
力
，
划
了
不
夠
三
分
一
，
雙
臂
已
發
軟
，
但
如
果
大
家
都
停

下
來
，
木
筏
只
怕
會
被
風
浪
吹
開
，
之
前
所
划
的
都
會
前
功
盡

廢
，
於
是
死
就
一
齊
死
、
划
亦
一
起
划
吧
！

一
個
人
想
放
棄
很
容
易
，
但
看
見
隊
友
的
付
出
，
與
及
隊
友

對
自
己
的
支
持
，
想
要
放
棄
就
變
得
很
困
難
，
因
為
那
不
只
是

一
個
人
的
成
敗
，
而
是
整
隊
十
二
個
人
共
同
承
擔
的
榮
與
辱
。

過
往
與
同
事
之
間
合
作
得
不
愉
快
，
我
總
會
安
慰
自
己
，
那

只
不
過
是
同
事
而
已
，
毋
須
放
在
心
上
，
但
這
次
的
體
驗
讓
我

感
到
，
原
來
我
們
之
間
不
只
是
同
事
，
而
且
還
是partner

，
是

夥
伴
。
因
為
得
到
夥
伴
的
支
持
，
令
向
來
貪
生
怕
死
的
我
，
亦

得
以
完
成
這
個
不
可
能
的
任
務
。
未
來
，
如
果
新
電
視
牌
照
正

式
落
實
，
我
們
要
挑
戰
行
內
的
龍
頭
大
哥
，
靠
的
亦
不
是
個
人

的
力
量
，
而
是
這
份
﹁
團
隊
精
神
﹂，
把
一
切
的
不
可
能
都
變
為

可
能
。

團隊精神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我
所
服
務
的
培
僑
中
學
，
創
辦
人

是
一
對
泰
國
歸
僑
夫
婦
。
男
的
叫
林

之
原
，
女
的
是
陳
曙
光
。
林
氏
已
逝

世
多
年
，
陳
曙
光
老
人
今
仍
健
在
，

高
齡
一
百
零
四
歲
。

兩
年
前
我
到
北
京
時
，
曾
去
拜
會
她
，

今
年
再
去
，
見
她
仍
精
神
矍
鑠
，
思
維
清

晰
。
講
起
往
事
人
事
，
毫
無
謬
誤
。
而
且

沒
有
一
般
老
人
般
地
重
重
複
複
，
邏
輯
混

亂
。
在
室
內
行
走
，
腰
板
挺
直
，
步
履
穩

健
，
既
不
蹣
跚
，
也
不
用
持
拐
杖
。

問
她
養
生
之
道
，
就
是
粗
茶
淡
飯
，
每

天
由
女
傭
推
㠥
輪
椅
到
室
外
花
園
蹓
躂
吸

新
鮮
空
氣
一
小
時
，
再
就
是
在
室
內
自
行

走
動
，
如
此
而
已
。

她
有
一
個
兒
子
，
並
不
同
住
，
現
只
有

一
位
四
川
女
傭
陪
她
。
但
她
也
不
感
到
寂

寞
，
閒
時
讀
書
寫
字
，
看
看
電
視
上
的
連

續
劇
。
主
要
是
老
人
生
性
樂
觀
，
自
得
其

樂
，
雖
然
兒
孫
不
在
身
邊
，
但
仍
生
活
得

自
由
自
在
。

前
幾
年
我
到
北
京
，
參
加
北
京
校
友
聚
會
時
，
她

仍
堅
持
前
往
，
十
幾
年
前
學
校
五
十
周
年
校
慶
時
，

她
以
九
十
高
齡
，
仍
來
港
參
加
。

北
京
的
培
僑
校
友
，
以
解
放
前
後
及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回
內
地
升
學
的
為
主
。
他
們
也
已
七
老
八
十
，

都
是
退
休
人
士
。
每
年
聚
會
，
來
的
都
有
二
十
多
至

三
十
人
。
比
我
還
大
的
有
吳
佩
綸
老
先
生
，
年
近
九

十
。
在
培
僑
教
書
時
，
他
教
物
理
，
我
教
化
學
，
同

一
科
組
，
所
以
稔
熟
。
他
離
休
前
是
北
京
第
一
機
械

工
業
部
的
辦
公
廳
主
任
。
時
任
的
外
事
局
長
江
澤

民
，
與
他
平
級
。
至
於
後
任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的
賈
慶
林
，
則
是
他
的
部
下
工
作
人
員
。
以
此
老
資

格
，
其
人
和
諧
可
親
，
可
能
這
也
是
長
壽
之
道
。

校
友
中
有
許
多
名
人
子
弟
，
包
括
李
公
樸
烈
士
的

女
兒
張
國
男
，
夏
衍
的
女
兒
沈
寧
，
廖
夢
醒
的
女
兒

李
湄
，
作
家
杜
埃
的
女
兒
曹
特
金
，
著
名
民
主
人

士
、
西
安
事
變
的
關
鍵
人
物
郭
增
愷
的
女
兒
郭
達
仁

等
等
。

回
頭
說
這
位
一
百
零
四
歲
的
壽
星
陳
曙
光
，
臨
別

時
送
我
一
盒
潮
州
花
生
糖
。
回
來
一
看
，
已
過
保
質

期
逾
一
年
，
這
是
老
壽
星
的
唯
一
失
誤
。

老壽星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垃
圾
電
郵
為
禍
，
越
演
越
烈
。

過
去
，
只
是
浪
費
收
件
人
時
間
精

力
，
如
今
，
加
上
一
些
變
態
人
散

播
的
毒
郵
，
收
件
人
一
啟
讀
，
便

中
毒dow

n

機
。

飯
友
們
談
毒
郵
色
變
，
很
多
寧
願
斬

腳
趾
避
沙
蟲
，
來
歷
不
明
的
陌
生
郵

件
，
一
律
不
開
，
因
此
，
也
錯
失
了
一

些
正
事
。

話
說
回
來
，
總
不
能
因
噎
廢
食
，
怕

中
毒
而
避
了
所
有
陌
生
的
電
郵
。
畢

竟
，
無
疆
無
界
的
通
訊
空
間
，
包
含
㠥

無
限
的
新
趣
事
物
、
嶄
新
意
念
，
吸
引

㠥
地
球
村
以
億
計
的
網
友
，
有
緣
的

話
，
天
天
會
瀏
覽
到
類
似
﹁
如
果
世
界

是
個
一
百
人
的
村
落
﹂
那
般
精
彩
的
電

郵
。這

篇
英
文
電
郵
，
被
形
容
為
現
代
版

的
﹁
瓶
中
信
﹂，
在
電
子
網
絡
這
個
汪
洋

大
海
，
漂
流
到
世
界
各
地
。

內
容
非
常
有
趣
，
把
全
世
界
六
十
三

億
人
口
，
壓
縮
成
只
有
一
百
個
人
的
村

落
，
再
以
此
為
基
數
，
列
舉
地
球
上
各
有
關
人

口
、
教
育
、
財
富
分
配
的
數
字
。

例
如
，
如
果
世
界
只
有
一
百
人
，
有
十
七
個
說

中
文
，
九
個
說
英
語
，
八
個
說
印
度
語
，
說
西
班

牙
和
俄
語
各
六
個
，
四
個
說
阿
拉
伯
語
，
其
餘
一

半
人
，
說
印
尼
、
德
、
法
、
日
、
葡
等
語
。

一
百
個
人
中
，
九
十
人
是
異
性
戀
者
、
十
人
是

同
性
戀
。
七
十
人
是
有
色
人
、
三
十
人
是
白
人
。

至
於
全
村
財
富
，
有
六
人
擁
有
其
中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九
，
他
們
都
是
美
國
人
！

一百個人的村落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有
一
天
看
報
紙
新
聞
，

看
到
有
個
大
學
畢
業
生
接

受
訪
問
，
說
他
剛
畢
業
時

找
了
幾
個
月
才
找
到
工

作
，
月
薪
八
千
元
，
工
作

場
所
離
家
遠
，
光
是
上
下
班
的

交
通
費
每
天
便
要
二
三
十
元
。

如
今
在
快
餐
店
吃
一
頓
午
飯
動

輒
也
要
三
四
十
元
，
每
月
光
是

這
個
消
費
便
花
去
了
二
千
元
。

晚
飯
和
早
餐
都
未
算
，
原
因
是

他
和
家
人
住
在
一
起
，
這
兩
餐

在
家
和
家
人
同
吃
。
所
以
每
月

扣
除
需
要
歸
還
讀
大
學
時
的
借

款
外
，
還
有
點
錢
交
給
家
裡
。

但
他
後
來
又
換
了
工
作
，
四

年
內
加
薪
五
百
，
交
通
更
遠
，

所
以
不
能
給
家
人
餘
錢
了
，
只

能
請
家
裡
人
喝
個
早
茶
來
代
替

了
。這

樣
的
大
學
畢
業
生
，
生
活

水
準
只
能
向
下
流
動
。
如
果
還
需
要
自
己

租
房
子
住
的
話
，
除
了
能
租
㜜
房
之
外
，

有
能
力
租
住
別
的
嗎
？
想
談
戀
愛
？
看
來

門
都
沒
有
。

生
活
，
對
很
多
香
港
人
來
說
，
真
的
是

逐
漸
向
下
流
動
，
因
為
賺
到
的
錢
，
不
向

下
流
動
的
話
，
絕
對
不
夠
花
。
像
我
和
幾

位
同
事
，
都
覺
得
學
校
附
近
的
茶
餐
廳
漲

價
後
價
錢
太
貴
，
寧
可
到
學
校
的
飯
堂
去

吃
，
一
樣
有
菜
有
湯
有
奶
茶
或
咖
啡
，
價

錢
卻
很
可
能
只
要
一
半
。
這
算
不
算
向
下

流
動
？
有
一
天
我
說
不
是
的
，
因
為
那
些

茶
餐
廳
位
於
學
校
較
低
處
，
而
飯
堂
則
在

學
校
最
頂
層
，
所
以
我
們
是
向
上
流
動
。

在
香
港
，
向
下
流
動
的
現
象
還
在
加

快
，
原
因
是
薪
水
實
在
追
不
上
生
活
水

平
，
怎
麼
辦
？
除
了
要
有
阿
Q
精
神
之

外
，
還
要
有
自
嘲
的
能
力
，
不
然
，
活
㠥

就
只
有
痛
苦
和
心
酸
。

政
府
訂
出
貧
窮
線
了
，
但
向
下
流
動
也

流
動
不
到
那
條
線
內
，
沒
有
資
助
，
奈

何
！
　 向下流動

興　國

隨想
國

外
灘
，
是
很
多
到
上
海
的
人
不
會
錯
過
的

風
景
，
尤
其
是
馳
名
中
外
的
﹁
萬
國
建
築
博

覽
﹂
更
是
世
界
少
見
的
特
色
。
在
夜
幕
降
臨

下
，
古
樸
的
歐
式
樓
群
在
多
彩
的
霓
虹
燈
映

襯
下
，
構
成
一
處
明
暗
交
錯
、
迷
離
朦
朧
的

夜
色
，
神
秘
、
幽
深
，
訴
說
了
一
段
段
歷
史
故

事
，
凝
重
中
又
別
具
格
調
，
予
人
想
像
，
也
令
人

遐
思
。

以
往
遊
外
灘
，
人
們
常
常
到
白
渡
橋
止
步
，
之

後
那
一
段
由
於
沒
有
開
放
，
猶
如
一
堆
廢
棄
物
寂

寞
地
待
人
垂
青
，
它
們
悄
悄
地
瞄
㠥
熙
來
攘
往
的

遊
人
，
或
靜
靜
地
羡
慕
身
邊
同
儕
跟
天
地
爭
輝
，

接
受
人
們
的
讚
嘆
。
然
而
最
近
，
這
群
曾
經
的
廢

棄
物
面
貌
煥
然
一
新
，
以
﹁
洛
克
．
外
灘
源
﹂
之

名
成
為
特
色
景
點
。

這
裡
不
但
有
多
棟
被
修
繕
好
的
舊
建
築
物
，
也

有
多
株
數
以
百
年
計
的
古
樹
，
比
如
前
英
國
總
領

事
官
邸
和
領
事
館
之
間
就
有
一
棵
被
視
為
國
家
二

級
保
護
的
廣
玉
蘭
樹
，
已
有
兩
百
年
歲
，
彎
曲
的

樹
身
不
高
，
枝
韌
葉
綠
，
繁
茂
蒼
翠
，
在
地
燈
的

映
襯
下
，
古
樹
和
舊
樓
構
成
一
幅
承
載
㠥
歷
史
的

畫
面
。

坐
落
於
黃
浦
江
與
蘇
州
河
交
匯
處
的
﹁
外
灘
源
﹂
十
年
前

作
為
上
海
改
造
規
模
最
大
的
項
目
，
由
百
仕
達
控
股
與
洛
克

菲
勒
集
團
共
同
開
發
，
專
案
總
佔
地
面
積
一
點
八
萬
平
方

米
。
如
今
，
修
繕
如
新
又
舊
貌
依
然
的
﹁
外
灘
源
﹂
共
有
十

一
棟
歷
史
建
築
物
，
首
個
開
業
的
是
位
於
虎
丘
路
二
十
號
的

上
海
外
灘
美
術
館
，
它
坐
落
在
早
於
一
八
七
四
年
興
建
的
亞

洲
文
會
大
樓
，
那
裡
曾
經
是
中
國
最
早
成
立
的
博
物
館
之
一

的
舊
上
海
博
物
院
，
曾
經
是
遠
東
地
區
中
國
標
本
和
文
物
收

藏
最
豐
、
影
響
最
大
、
功
能
最
全
的
文
化
教
育
和
交
流
機

構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是
，
位
於
白
渡
橋
的
原
英
國
總
領
事
館
及

其
領
事
官
邸
，
屬
中
山
東
一
路
三
十
三
號
，
這
一
帶
除
了
一

號
樓
的
原
英
國
駐
滬
總
領
事
館
和
二
號
樓
的
總
領
事
官
邸
，

還
有
三
號
樓
的
原
教
會
公
寓
和
四
號
樓
的
原
新
天
安
堂
︵
聯

合
教
堂
︶
和
原
划
船
俱
樂
部
五
幢
全
國
重
點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不

過
，
經
過
長
年
謹
慎
修
繕
後
的
領
事
官
邸
現
在
已
由
著

名
的
瑞
士
名
錶
百
達
翡
麗
︵P

atek
P
hilippe

︶
佔
據
，
並
以

﹁
百
達
翡
麗
源
邸
﹂
命
名
之
。
在
這
棟
維
多
利
亞
時
期
羅
馬
式

舊
建
築
物
中
品
賞
㠥
百
年
名
錶
的
傳
統
工
藝
，
彷
彿
也
傾
聽

到
外
灘
的
傳
奇
和
歷
史
的
驚
奇
。

外灘的源頭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風車轉動的瞬間，我看見了你。
你在海的地平線下顯露出來，帶㠥昔日「海上

馬車伕」的霸氣，今天西方十大經濟體之一的光
環。應該說無論從哪個角度望去，荷蘭，都宛若
歐洲大陸上的一座鑲滿珠玉的童話迷城。
我去的時候是夏天，七月初的阿姆斯特丹上空

飄㠥細雨。剛從畫家倫布朗的故居出來，就直奔
梵高的博物館。時值下午3點，圓形建築的梵高博
物館門口逶迤㠥像條龍的隊伍。
我詢問博物館職員：「今天是什麼日子？為何

這麼多人？」
「從1973年開館以來，天天如此。」 職員的回

答讓我吃驚。梵高生前只賣出去一張名為《紅葡
萄園》的畫，而今天被世人欣賞的情景相信他完
全沒有料到。
撐開傘，我跟在了隊伍的最後面。人們都在靜

靜地等候，等候在繪畫實境中與梵高神交。
博物館的佈局很有想法，二樓都是梵高的代表

作，一樓和三樓展出的卻是梵高及與梵高同時代
畫家的作品，給了觀眾更大的比較空間。
站在象徵梵高化身的《向日葵》前，可以清楚

地看到畫作中纖細而繁複的花萼葉片，豐富的肌
理層次，充滿遒勁的爆發力，猶如雕塑一般。只
有欣賞到原作的人才能看見這樣的質感，才會被
這亮得似乎要將畫布燃燒起來的鮮黃顏色所震
撼。
這陽光般的花朵，這花朵的生命力與燦亮色

彩，在梵高看來向日葵能給人們帶來幸福，吸引
㠥梵高先後畫下多幅驚世駭俗的黃色向日葵。梵
高博物館的《向日葵》雖然是英國倫敦國家畫廊
的「複本」，可行家認為他的筆觸較諸其他件系列
之作卻更為肯定。　
人們看到向日葵，就會想起偉大的荷蘭畫家梵

高。在梵高博物館的紀念品展廳裡，《向
日葵》的作品林林總總。明信片是最有收
藏價值的紀念品。看完原作後，我再給自
己寄出一張《向日葵》的明信片。
離開博物館，已是下班的高峰時間，大

街小巷裡穿梭的都是自行車。不少騎車的
男人西裝革履，女人套裝衣裙，有的還帶
上一個孩子。這種裝扮的白領蹬腳踏車，
在香港從沒見過。
如同三條絹帶的紳士運河、國王運河及

王子運河，將阿姆斯特丹層層圍起。河岸
的街屋建築與水道的縱橫交錯，讓這座城市充滿
㠥靈動感。
不知從哪兒飄來一種怪異的味道。有點臭，臭

中還隱隱帶點香，像是《危險花園》中大衛．斯
圖亞特「即使在悶熱的午後，收割大麻的清教徒
也會感覺神清氣爽」的描述。導遊說這就是大
麻。在荷蘭允許持有執照的咖啡館向成年人售賣
小劑量大麻，本國人還可以在咖啡館或私人住所
吸食大麻。不過到底有多少父母願意孩子吸食大
麻呢？我們就在大街上看到一個女人揮拳打向一
個男孩，嘴裡還在不停地罵，導遊說是那女人不
准自己的孩子吸食大麻。
沿㠥蜿蜒的運河我們來到夜幕降臨的紅燈區。

紅燈區坐落在兩條運河的岸邊，青石鋪就的街
上，一間緊挨㠥一間的紅磚尖頂小房子，都是用
粉色霓虹燈管裝飾的落地玻璃櫥窗。半明半暗的
櫥窗裡，風情萬種的各國女郎隔㠥玻璃向走過的
男士搔首弄姿，擺出各種撩人的姿態，展示㠥梵
高博物館裡看不到的另一種荷蘭風情。偶見有尋
芳客停下腳步敲開小門，與女郎議價。不一會兒
工夫，櫥窗的窗簾被關上，表示「生意」正在進
行中。那邊廂「真人秀」的小劇場裡，上演㠥一

場赤裸裸的性表演。表
演者面無表情地變換㠥
各種姿勢，誇張地動
作，激烈的力度，都讓
人索然無味。

我想不管阿姆斯特丹人是否願意，市中心充斥
的大麻館、「櫥窗」妓院及「真人秀」表演，都
比博物館和歷史名勝更「聲名遠播」，甚至成為阿
姆斯特丹的某種象徵。
相比之下，位於荷蘭西海岸的海牙卻沒有阿姆

斯特丹的嘈雜和喧鬧。它不是荷蘭的首都，沒有
恢弘的氣勢，沉穩得甚至有點刻意收斂。但人們
都知道，海牙坐落㠥荷蘭的中央政府和各國使
館，籠罩㠥皇家的光環，還有聯合國的國際法
院，是一個比阿姆斯特丹更具有代表性的城市。
在今年4月30日新登基國王的辦公樓前，我望到

只有兩層的小樓樓頂，飄揚㠥國王正在辦公的旗
幟。都說在只有50萬人口的海牙街上，偶遇國王
的幾率小於中彩票。但王室的存在總給這座城市
添加了一筆濃濃的童話色彩，而這種感覺也蔓延
到了整個海牙。
住宿海牙的那晚，熱心的朋友頻專程到酒店接

我們去海邊品嚐新鮮鯡魚，還說「沒有吃過鯡
魚，等於沒來過荷蘭」。鯡魚上桌的時候，我發現
荷蘭人吃鯡魚的方式相當特殊，不是煎、烤、烘
焙，而是直接搭配洋㡡生吃。當然這些鯡魚都是
先用鹽醃過一段時間。在朋友的示範下，我用指

尖捏住魚尾，然後高高舉
起，魚頭衝㠥嘴巴，仰起脖
子，大口吞食。頓時那絲般
柔滑的感受從指尖傳遞到舌
尖，而後再滑過喉嚨，中和
洋㡡刺激氣味而形成的獨特
口感在嘴裡慢慢划開，美妙
的味道至今還很懷念。
汽車駛進鹿特丹，映入眼

簾的是一座座奇異又前衛的
建築，完全顛覆了傳統房屋

留給人們的刻板印象。天鵝大橋造型優雅，是世
界上最長的斜拉索橋，遠遠望去，一根根巨大的
鋼索猶如展開的天鵝翅膀。立體方塊屋是一個個
巨大的立方體連接在一起，彷彿是用魔方構建的
城市森林。每個立方體呈45度角傾斜，僅靠一個
角像單臂倒立似的站立在一個六角形的柱子上。
我們走進屋子裡面去看，除了水平的地板，其它
一切都是斜的，傢具都要度身定做。開闊的視
野，明亮的採光，給了人們不一樣的新鮮感。我
才明白，為什麼說鹿特丹設計與現代建築的地位
怎麼被抬高都不過分。
有關風車的記憶，是與塞萬提斯的《唐吉訶德》

聯繫在一起的。當看到他把風車當成怪物來大展
拳腳時，總是忍不住地笑出聲來，許多年來我就
有了對風車的憧憬。小孩堤壩是荷蘭風車最密集
的地方，在那裡有一種風景，19座建造於1740年
代的風車群一字排開，非常壯觀地矗立河岸兩
側。1997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
錄。走在堤壩上，兩旁的風車陣列好像在等待我
們的檢閱。朦朧霧色裡，恍如走進童話世界。寂
靜的田野中，轉動了幾百年的風車依然不停，我
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葉片轉動時的嘩嘩聲響和震撼
力量。風車不只是道風景，更是一種精神象徵，
一種圖騰。正如歐洲流傳的一句話：「上帝創造
了人，荷蘭風車創造了陸地」。風車轉動㠥荷蘭的
民族文化，轉動㠥人們對天空的熱愛，轉動㠥童
話般的幸福。

風車轉動的瞬間

■鹿特丹的立體方塊建築。 歐偉建 攝

■小孩堤壩的風車。歐偉建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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